
并非名僧的高僧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蒯乐昊 发自苏州西园寺 

  见到济群法师，他正坐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内盘腿打坐，墙壁上的一副对联

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

用具。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一袭灰衣，面带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娴熟。 

   法师现在的功课和生活分处苏州和厦门两地。在苏州西园寺时，以教学、弘法为主，

并处理佛学研究所的一些事务，接待高校、信众、专家的来访也要占据一些时间。剩下的时

间，就用于禅修。在厦门南普陀寺，他有一间单独的禅房在半山上，在那里可以静心修学，

并修订一些佛学文稿。另外，会有一些外出演讲的任务。 

何谓“高僧” 

  济群 17 岁剃度出家，这在佛教中称为“童真入道”，而他与佛教结缘，却在更早

之前。他说：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 

   出生闽东的济群，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双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

济群幼年的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家里每天

早晚都念经拜佛。一年秋天，母亲发心到福建东部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当时 14岁的

济群也跟着同去。 

人物周刊：童真未开时便身入佛门，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将终生寂寥山门，会不会动摇幼

年的直觉选择，曾有过困惑迷惘的时期吗？ 

   济群法师：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说，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对社会缺

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但

这也是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



养成，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个人来说，机缘一直比较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环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欢、非常适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来，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当然，如果还有世俗需求，

便很难享受这份清福。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虽然也喜欢这种清凉之境，但呆上几天后，

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获取自己向往的

一切。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但随着修学深入，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尤其是因弘法而对

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相比之下，我觉得追求真理、智慧、解

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现代、当代史

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济群法师：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

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

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

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

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

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

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大胸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

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体地说，您认为一个出家人、特别是寺庙的方丈、高僧，他／她的主

业应该是什么？他／她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担当）怎样的角色？  

    济群法师：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

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



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念，其次是以佛法观念重新认识人

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消除生命的迷惑与烦恼，从而完成生命的觉醒和解脱。作为出家

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

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

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

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

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

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

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

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

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

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 20元生活费，

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 年，在老和尚的努力

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 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

一批学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

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这中间如何平衡？ 

   济群法师：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大环境如此。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

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没有跟旅游部门“主动挂钩”（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刹



古寺差得远。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教文化，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一方面是教育

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弘法净化社会。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

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 

《人物周刊》：对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为发展旅游推动地方经济有功，政府奖励名

牌汽车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争议，您如何看？ 

   济群法师：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目前，确实存在

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但是清净跟发展之间，有时

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以西园寺为例，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

修还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建设发展，就需要资金来源。西园寺最近新盖了“三宝楼”，未

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钱从哪里来，就一定有

困难。又想保持清净，又要保持发展，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 

   但无论如何，如果放弃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违背佛教教

义）的。 

寺院，佛教也称为“道场”，是提供出家人清修的地方。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

一是净化世间，普度众生。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众生净化心

灵，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可以牵头组

织善行义举，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古

代的饥荒之年，寺院会出面散粥，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等。目前，台湾教界在

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佛教界对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 

   济群法师：善款首先要来源正当，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若施主说明款项用途，不可

随意更改。至于具体管理，佛教中最权威的规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别强调的因果法则，

也是培养自觉性有效途径。丛林中，老和尚经常会教导大众珍惜施主供养，所谓“施主一粒

米，大如须弥山”。真正体认到这一点，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管理隐患。当然，仅仅依靠自觉

还不够，还需要相应制度进行制约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灵的智慧 

  “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

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问题。”

他在厦门南普陀寺清修的禅房，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兰若处，远离喧嚣，每天爬山很方

便。 

   济群法师在我身前时走时停，为我指点，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与我大相径庭。

他提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上身也不会因出脚而起伏或改变左右重心，仿佛在平移，

只有大褂的后裾随之均匀地飘忽拂动，状极优雅。 

   济群法师称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

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

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学之外，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济群等法师萌生了向大学学子传授佛教文化

的念头，他们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第一期就招了 80多名

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

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

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

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人物周刊：人们对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众多，您修

学近三十年，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佛教，什么是佛教？ 

   济群法师：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周刊：佛教中，“受”与“施”的界限如何设定？即佛教界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

又应该为社会贡献什么？ 

   济群法师：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



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

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

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

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个人生活不必拥有更多。依菩萨戒，则应广

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

物力。如果是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

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 

   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

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

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

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

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

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

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

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

潜力有待发挥。 

 


